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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 后后保保安安的的

纠结
文/本报记者 董惠 片/本报记者 吴凡

近些年，工资低、地位低，使保

安行业招工难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

现象。但相对而言工作的轻松、自

由，也让一批新生代力量---90 后保

安开始活跃于酒店、银行等公共场

所。

相比父辈级保安， 90 后保安往

往身怀“远大抱负”，认为“做保

安，没前途”，因而不甘于平庸。

可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又不得不

妥协。很多 90 后说，“保安，就是

一种短暂的过渡，将来我要自己闯

一番‘事业’”。

但由于整个社会及 90 后自身明

显还未对这种“远大的抱负”做好

准备，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他们

感受更多的是困惑、无奈与尴尬。

以至于虽不甘于平凡，却不得不一
直奔波在“实现梦想的途中”，过

渡的路子越走越长。尽管如此，很

多人还是不愿意回到农村去，宁愿

迷茫地游离在城市边缘。只是，这

一个年轻群体在城市中奔波，出路

何在？

妥协
“做保安，就图个轻松自在”

孙京京，1992 年出生，坊子人

“做保安，不就图个轻松自在

嘛，”谈到自己的职业选择理由时，

孙京京话语中流露出略带尴尬的洒

脱与率真，及对职业性质的清晰把

握：工资 1500 元左右，又不像车间生

产线上那么辛苦。“现在 90 后干保安

的还真不少”，他说自己一票哥们都

做这行。

虽说是保安，可孙京京每天的

工作内容就是从上午 9 点到晚上 9

点在所服务的酒店门前“指挥交

通”，只要看到进店用餐的车辆打

起了转向灯，孙京京就得如同“触

电”般迅速紧张起来，为客人指引
方向，寻找车位。周而复始。

刚开始干，孙京京感觉很新

鲜，但无论刮风下雨，每天白天坚

持“站岗”十多个小时的枯燥生活

对谁都是巨大的考验。况且每个月

也只给四天的休假。孙京京说，幸亏

现代年轻人都习惯于夜生活，而且

相比以前的 N 份工作，孙京京感觉
还算舒服，短期内不打算换工作。

孙京京说当初选择做保安也是

机缘巧合、误打误撞。中专毕业之

后，孙京京进过车间，当过小工，

但都干不长久。归结原因，孙京京
说，干活累、工资低是其一，但最

不能忍受的是工厂克扣工资。到现
在孙京京对上一次“辞职”还耿耿

于怀：当初说好达到正常工资前一

月涨 200 ，但前两个月涨了，从第

三个月开始就几十几十的涨。“到

最后，工资才只有 1000 多，还经常

无故扣钱”，孙京京感觉自己上了

当，现在提起来还有些愤愤然。

但辞职固然可以很潇洒，可丢

了工作，孙京京就成了无业游民，

每天只能在家“耍”，父母有时

“唠叨”两句，“有人管”的日子

也没比上班好过到哪去。在哥哥的

鼓动下，孙京京做了保安。“现在

好了，每个月会按时发工资”，对

现在的生活状态，孙京京说一切都

还过得去：包吃包住，一个月还能

攒下点钱。

“保安就是暂时干着，以后自

己得创业。给人打工，还得看别人

脸色，不如自己干”。孙京京一再

强调。

过渡
“保安，就是个过渡，没

前途”

李培勇，1990 年出生，峡山区人

2007 年 3 月份，李培勇本想先做

保安过渡一下，等找到称心的工作，

随时“跳槽”。但一直到现在，自己都

没想到这个过渡期战线拉这么长，

而且不知道还要折腾多久。

初中毕业后，李培勇就去了潍

坊某中学做了厨师。回忆起自己的

厨师经历，李培勇笑着说，自己都难

以置信，一个月 1000 块钱，自己要干

这么多活。“那时候就是年轻，现在

就是给我两倍的钱，我也不干。实在

太累了”。那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他

在那里只做了几个月，腊月二十学

校放假过年后，就再也没回去过。

后来经朋友介绍，李培勇就来

到四平路一家规模不小的餐厅做了

保安。“保安说累也不算累，就是不
管风吹日晒，整天得在外面站着”。

天凉了，李培勇一米八多瘦削的身

躯在萧瑟的秋风中更显单薄。“但

有吃有住，一个月还能攒下点钱，

日子过得还算舒服”。期间，有朋

友陆续介绍过多份工作，李培勇都

不满意，而保安“一混就是三年

多”。

但李培勇认为，现在做保安只

是自己人生道路的一小段，也是学

习的过程，保安的身份也只是自己

一个暂时的标签。在这个过程中，

李培勇酝酿过各种各样的想法与可

能，想学点什么技术，“人有了一
技之长，就没什么可怕的了”，但

保安的工作每天都是满满当当，根

本抽不出时间培训，而且资金也是

个大问题，于是各种各样的想法也
逐个被自己否定了。“有一段时间自

己迷恋上了开车，心想若会开车，找

工作时应该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但

一想现在会开车的到处是，也实在

算不上一技之长。”李培勇的一次尝

试的改变还没开始就宣告失败。

现在，李培勇的同学中，有的

跟自己一样在外打工；有的还在上

学；有的已经很久没了联系。他说

他谁也不羡慕，每个人都要“实现

自我”，自己终有一天能成功。但

至于自己能干成什么，李培勇寻思

了好久，也没有给出答案，因为他

也不知道要过渡到哪去。

挣扎
“保安干不长，我们想闯

一番事业”

马杰，安丘人,18 周岁

“其实，在酒店做保安，这职

业说出去并不是那么光彩，更不是

长久之计。很多人以为保安无非就
是帮人、帮车站站岗，年纪轻轻就
干这活说白了就是懒惰。”说起自

己的未来，马杰很有自己的想法：

我也并不是不能吃苦，我也有自己

的追求，希望能在大城市中闯出一
片天地，让别人刮目相看。可是工

作哪有那么好找。乡下人进城无非

就是出卖体力。“我不想走父辈们

的老路子。”

马杰说，现在下班的时候，自

己也会换上现代年轻人的潮流服

装，用体面手机，上网。虽然比起

城里的同龄人并不算时尚，但比起

父辈外出打工时的“行头”已经体

面得多了。“日子再难过，我也要好

好在城里闯荡一番，回老家种地更

没前途。”马杰现在工资在 1600 元左

右，每月除去各种消费，能剩下一千

块钱。他想攒点钱，自己创业。

但像孙京京、李培勇们一样，

渺茫的马杰有理想，却不明确，从

不知道自己能干点什么，能干成什

么。 90 后保安跟他们父辈级保安相

比，接受的是现代化教育，而且通

过网络等现代技术接触到了更多的

新鲜事物，他们更多的娱乐是上

网，每个 90 后保安都有QQ 等网上

通讯工具，因而，他们对未来也有

更多“过于天真及美好的幻想”，

想通过自身去成就属于自己的天

地，但“眼高手低”貌似也已成为
了他们的一种通病。稚嫩的他们在

憧憬美好未来的同时却总是缺乏必

要的努力跟思考。

90 后是充满自信的一代，但仅

凭一时的志气，幻想终成空。而唯有

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这些未来的

接班人才会脚踏实地，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


